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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文学名著! 具有永久的魅力! 一代又一代的读者! 曾
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"
面对现代竞争性很强的社会! 青少年朋友在心理# 思

维# 修养等素质形成方面必须做好充分准备" 家庭教育的
单调! 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局限! 都多多少少束缚了孩子们
无拘无束的天性" 他们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天空" 而文学
名著给他们提供了了解世界和社会的窗口" 书中生动曲折
的故事情节! 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! 教会孩子们了解不同
的人以及错综复杂的社会" 这些文学名著非常有利于培养
孩子们良好的习惯和心理素质" 通过阅读! 青少年朋友们
可以学到提高社交# 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方法"
这套青少版世界文学名著按照语文新课标指定书目进

行精选" 我们在参考和借鉴以前译本许多优点和长处的基
础上! 在忠实原著的前提下进行了高度浓缩! 保持了原著
的梗概和精华! 还配有形象的插图和助读的注解! 图文并
茂! 深入浅出! 使之尽量符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! 尽量适
合青少年读者阅读! 这就便于广大中# 小学生轻松阅读和
理解吸收了"



导 读

!保尔!柯察金作为一个普通工人的儿子" 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
大战# 十月革命# 国内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严峻生活" 把
对旧生活自发的反抗改变为自觉的阶级意志$
保尔的英雄主义是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理性真诚" 个人价值和
集体事业在观念上处于和谐状态$ 小说不仅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困
境来塑造这位主人公" 还通过激动人心的独白% 发人深省的警句
格言直抒这种赤诚情怀&



人物介绍

保尔!柯察金

他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中心人物" 也是书中塑造得最为成

功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" 他是在老布尔什维克朱赫来的
影响下从自发走向自觉的# 他是一名热血青年" 他不但勇

敢$ 勤劳$ 善良" 而且慷慨大方" 乐于助人" 胸怀大志"

热爱祖国# 他由一个顽童历尽磨难" 成长为一位信念坚定$
品格高尚的共产主义战士" 懂得了不平等生活的社会根源"

懂得了要想推翻旧世界" 必须成为 % 勇敢坚强的阶级弟兄&

和 % 坚决斗争的钢铁战士&# 他总是随时准备承受对自己最
沉重的打击" 他经受住了一切考验" 在对待友谊$ 爱情和

家庭等问题上" 他也经受住了考验" 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

义道德原则# 他全身瘫痪$ 双目失明后" 非常苦恼" 不能

自拔" 但他仍然非常顽强和乐观# 他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"

他的形象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不可泯灭的思想光辉#

冬 尼 娅

她是林务官的女儿" 非常温柔" 非常具有女性的魅力#
有着漂亮的容貌$ 迷人的蓝眼睛$ 小鸟一般轻盈的身躯"

有着与革命者的现实不相融合的本色性格" 这是一种典型
的女人的形象# 她的资产阶级思想随着年岁的增长不断显

露出来# 拥有美貌的冬尼娅代表了肉体的欲望的世俗生活"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

这与保尔对崇高精神生活的追求形成了截然的对立!

丽 达

她是乌克兰共青团委书记" 总是剪着短发" 作为 # 自
己人$" 她非常具有温情" 她将保尔的爱火吹燃% 她虽然是

一个革命者" 但在保尔的心目中" 她 & 究竟还是一个女
人$" 她追求爱情却没有结果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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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

匪 帮 火 拼

员怨员苑年，俄国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如同一股旋风刮进了小城。

人们听到了一串新名词：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但很快那充满兴奋和喜

悦的日子便过去了，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。只有市参议会屋顶上的那面红

旗，在表示这里曾发生过变革，但市参议会却是由孟什维克把持着。这种

状况一直持续到员员月，情况才有了一些变化。那天，车站上出现了一群群

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，他们大多是来自前线的士兵。

员怨员愿年的一个春日，在保尔家的小园子里，保尔、谢廖沙和克利姆卡

这三个小伙伴正躺在草地上，忽然背后传来马蹄声，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

从路上疾驰而来。公路和园子的低矮栅栏之间有一道排水沟，那马一跃而

过，在栅栏旁边停了下来，马背上的人挥着鞭子向他们打招呼，可见来得

是游击队。保尔从游击队处获得了一支步枪，他把步枪藏在棚顶底下的几

根横梁上。游击队撤走猿天以后，德国人进城了。开始收缴枪支，保尔把

他的步枪藏了起来。游击队长朱赫来教他用枪和拳击。后来，保尔又偷了

德国中尉的一支手枪。更重要的是，税务官的女儿冬妮亚还与他产生深深

的感情。小伙子真是春风得意啊！

员怨员怨年，严酷的阶级斗争席卷着乌克兰。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武器。太

平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往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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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匪首领佩特留拉将军，手下大小头目不计其数。这些头目纠集亡命

之徒，打着佩特留拉的蓝黄旗，到处烧杀掠夺，无恶不作。他们的克星是

英雄善战的红色游击队。白匪头目之间，为了争权抢地盘，也是冲突不断。

昨天，白匪头目戈卢勃上校带着两千名乌合之众，开进了这座小城。

这位上校老爷骑着高大的黑马，头戴红顶羊皮帽，身披毡斗篷，里面穿着

长袍，佩戴着短剑和镶银马刀，看上去真有点滑稽。

为了欢迎他的队伍，小城中惟一的剧院里，正在举行盛大的晚会。拥

护佩特留拉的绅士界全部“精英”都出席了。

戈卢勃上校来到剧场的时候，晚会进入高潮。戈卢勃带着的情人是酒

馆老板的女儿————一个胸部丰满的姑娘。

帕利亚内查少尉是戈卢勃的副官，他搞来许多美酒佳肴。军官和女伴

们喝得醉酗酗的。

演出结束，清理完场地便开始跳舞。军官和当地的美人们跳得如狂如

痴。

这时候，设在城边的岗哨发现了情况：有一队骑兵正从磨坊那边转出

来，渐渐接近城区。

哨兵慌忙扑到机枪跟前，咔的一声，推上枪机，厉声喝问：“站住！什

么人？”

夜色中，两个人影上前，其中一个扯开破嗓子大嚷：“我是帕夫柳克长

官，后面是我的部队。你们是戈卢勃的人吗？”

“对！”一个军官迎上去。

“我的部队安顿在哪儿？”

“我马上打电话问问司令部。”军官说完，走进了路边的小屋。

过了一分钟，他出来了，下达了一道命令：“弟兄们，把机枪从大路上

挪开，让帕夫柳克大人过去。”

在灯火辉煌的剧院门口，帕夫柳克勒住了缰绳。

“哟，好快活！咱们也来乐一乐嘛。喂，斯塔列日科，你安排弟兄们住

到各家去。卫兵跟我来。他翻身跳下马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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剧院门口，戈卢勃的卫兵拦住帕夫柳克：“有票吗？”

帕夫柳克用肩膀撞开这个卫兵，带着身后的十二个人闯进了剧院。

这批人立即引起全场的注意，帕夫柳克格外显眼。他个子高大，身穿

上等呢料的军制服，头戴高加索皮帽，肩头斜挎毛瑟枪，口袋里还露出一

颗手榴弹。

戈卢勃站起来，踢开面前的一张椅子，三步并做两步地走到帕夫柳克

面前。他原本就有一笔账要同这家伙算呢。

一个星期前，戈卢勃的队伍和红军激战。帕夫柳克理应从背后袭击红

军，但他却趁机带部队去占领了一个小镇，大肆抢掠。戈卢勃因此遭到了

惨败。

现在，帕夫柳克竟然又闯到这里来称王称霸，戈卢勃岂能善罢甘休。

两个白匪头目，对峙了几秒钟，互骂起来。

在这儿，毕竟戈卢勃人多势众。他大吼：“把他们抓起来，拉出去，每

个人抽二十五鞭。”

他手下的军官，像猎狗似的，从各个方向扑外向帕夫柳克一伙。

几分钟后，帕夫柳克一伙被解除了武装。戈卢勃的人拳打脚踢，把他

们撵出剧院。

帕夫柳克鼻青脸肿，皮帽也没了，带着部下，跳上马背，顺着大街飞

驰而去。

晚会进行不下去了，女人都不肯跳舞，要求送她们回家。但是戈卢勃

一声令下：“谁也不准离开！派人把住门！诸位先生和女士，咱们今天跳个

通宵！我带头！”

乐曲奏响，但是舞没跳成，哨兵闯进来报告，帕夫柳克的人已经包围

了剧院。

戈卢勃的副官帕利亚内查一枪打掉天棚上那只一千度的大灯泡。全场

顿时漆黑。在咒骂声、吆喝声、尖叫声中，帕利亚内查活像一条泥鳅，从

后门溜出去，直奔戈卢勃的司令部。

半小时后，枪声四起，小城里展开了一场狗咬狗的战斗。



钢铁 是 怎 样 炼 成 的摇摇摇

００４　　　　

东方发白的时候，枪声才逐渐稀疏。

有个消息在小城里流传：虐杀犹太人的行动即将开始。

谢廖沙已经在印刷厂里工作一年多了。这里的排字工都是犹太人，谢

廖沙和他们相处的很好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谢廖沙找保尔和克利姆卡商量，

要他们也接纳一些犹太人在地窖里、阁楼上藏身，以避过这场灾难，因为

听说匪帮暂时还不会骚扰俄罗斯人。两个朋友都爽快地答应了。

原来在那天夜战中，帕夫柳克吃了败仗。戈卢勃也伤亡了圆园多人，部

队里，尤其是在损失最大的警卫连里，产生了一些不满的情绪。副官帕利

亚内查向戈卢勃献计，让部下“消遣”一下，也就是出去虐杀犹太人。

烧杀抢劫的虐犹活动，一大清早就开始了。

副官帕利亚内查下达了一串命令：

“设置岗哨，把工人居住区和车站通往市区的大路隔绝；在列辛斯基家

的花园里架起机枪，监视大路；如果工人出来干涉，就用铅弹逼退他们。”

虐犹队伍出发了，最前面是骑着马的副官帕利亚内查和警卫连长萨洛

梅加。

顿时，小城里一片混乱。匪徒们因分赃不均，野兽般地你争我夺。

天黑以前，匪徒都已经喝得大醉。在夜幕下，他们更加兽性大发。

可怕的三天两夜，多少生命遭到杀戮。活下来的人，心中充满了羞辱、

痛苦和哀伤。

谢廖沙把一些犹太人安置在他家的地窖里和阁楼上。一切安顿好后，

他穿过菜园准备回家的时候，看到有个骑着马的匪兵在追杀一个犹太老汉。

眼看老汉就要被打死，谢廖沙跃上大路，冲到战马跟前，大喝一声：“住

手，狗强盗！”

那匪兵并没有收回刀，而是用刀背顺势朝这金发年轻人的脑袋挥

去⋯⋯

红军步步紧逼，不断地向大头领佩特留拉的部队发动进攻。戈卢勃的

队伍被调到前线，只有后方警卫队和警备司令部留在小城里。

犹太居民利用这暂时的平静，掩埋遇害的亲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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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

遭出卖关进监狱

夜，昏暗而阴郁。灰黄的月亮，发出微微颤动的幽光。月亮被乌云吞

没了，仿佛掉进黑色的染缸。这个时候，被枪托敲落几颗牙齿或让枪弹打

穿脑袋是常有的事，居民都知道，必须待在家里，最好连灯也别开。

但正是在这样的深夜，偏偏有个人走在大街上，步履匆忙。

他走到保尔家的外面，小心地敲敲窗框，没有声息。他再敲敲，比头

一次更响些、坚决些。

保尔跳下床，走到窗前，想看清楚是谁，可外面只是一个模糊不清的

人影。

朱赫来粗壮的身体从窗口挤了进来。

他随手关上窗门，倾听着外面有没有什么动静后，转过身来，问：“会

不会吵醒你妈妈？她大概睡了吧？”

保尔告诉他，只有他一个人在家。水兵朱赫来放心了，声音也提高了

些：“小兄弟，那帮畜生正在搜捕我。我今天险些被他们抓住。刚才我从后

门回到住处，到了板棚那儿，发现有个家伙躲在院子里，身子紧贴着树干，

可刺刀露在外面，让我看到了。我转身就跑，一直跑到了你家。小兄弟，

我打算在你家住几天。”

朱赫来和保尔一同住了八天。保尔头一次从他嘴里听到这么多重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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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理，保尔觉得既新鲜又激动人心。

朱赫来讲得简明易懂。以前，保尔被一些漂亮的党派名称搞得稀里糊

涂，现在才知道，只有一个政党是真正的革命党，那就是布尔什维克党。

保尔低声问：“我想你一定就是个布尔什维克，或者是共产党。”

朱赫来哈哈大笑：“小兄弟，这是明摆着的嘛。不过，布尔什维克就是

共产党，共产党就是布尔什维克。”接着，他严肃地说：“你既然已经知道

了，就应当记住：要是你不愿意让我被他们杀死，那么无论在什么地方，

无论对什么人，都不能泄露出去。明白吗？”

“明白。”保尔坚定地回答。

这时候，院子里响起说话声。没敲门，人已经进屋了。朱赫来急忙把

手伸进衣袋，又立刻抽了出来。是谢廖沙，他头上缠着绷带，脸色苍白，

而且瘦多了。他的姐姐瓦莉亚，还有克利姆卡，都跟在他后面。

谢廖沙还没完全康复，他靠在保尔的床上。朋友们热热闹闹地交谈起

来。谢廖沙把匪兵砍伤他的经过告诉了朱赫来。

朱赫来对这三个小青年很了解，知道他们把一些犹太人藏在家里，使

那些人躲过了虐犹的暴行。当夜，朱赫来给他们讲布尔什维克，讲列宁，

帮助他们认识近日发生的种种事情。

朱赫来每天傍晚出去，深夜回来。小城里已经存在着一个党组织。他

本人决定离开这里，去找红军队伍。所以，现在正忙着和同志们商量今后

的工作。

有一天，朱赫来整夜没有回来。

保尔预感到出事儿了。他锁好屋门，到克利姆卡家里和谢廖沙的家里

去找，但都没有消息。

他又跑回家，希望看见朱赫来已经到家。但是，屋门仍然紧锁着。保

尔站在门前，心情非常沉重。

他左思右想，一股莫名的力量驱使他去取出了那支用破布包着的手枪。

沉甸甸的手枪藏在口袋里，保尔朝车站走去，心头不免有些紧张。

在车站上，他也没有打听到朱赫来的下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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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回走的时候，恰巧经过林务官家那熟悉的花园。保尔怀着不可名状

的希望，朝里瞧瞧，但没看到任何人。他不禁想起了一个月以前和冬妮亚

之间的那次争吵。

保尔站在门口，几秒钟一声不吭，充满敌意的目光盯着维克托。冬妮

亚一边请保尔进屋，一边对莉莎说：

“我来介绍一下。”

莉莎好奇地打量着保尔，欠了欠身子。

保尔一个急转身，快步穿过饭厅，朝门口走去。冬妮亚一直追到台阶

那儿，双手抓住保尔的肩膀，激动地说：

“你为什么要走呢？我就是要他们见见你呀。”

“用不着拿我在这些人面前展览。我跟他们谈不拢的。也许你觉得他们

可爱，我却恨他们。我不知道你跟他们是朋友。早知如此，我决不会来。”

冬妮亚压下心头的火气，打断他的话：

“谁给你的权利可以这样对我说话？我可从来不问你跟谁交朋友，谁常

到你家去。”

保尔一边走下台阶，进入花园，一边斩钉截铁地说：

“那就让他们来好了，反正我不会来了。”

他朝栅栏门跑去。

从那以后，两人一直没有见面。而今天，他却又很想看到冬妮亚了。

十字路口有个废弃的售货亭。一旁，维克托和莉莎在依依不舍地分别。

维克托握着莉莎的手，情意绵绵地问：“明天你一定会来的，对吗？你

不会骗我吧？”

莉莎卖弄风情地说：“来，我一定来，你等着我吧！再见！”

莉莎刚走出十几步，看见对面有两个人拐上大路。前面一个，是肩背

宽厚的工人，上衣敞开着，露出水手衫，一只眼睛又青又肿，腿略微有点

弯，但却迈着坚实有力的步子。

在他后面约三步远，是一个黄胡子匪兵。他端着步枪，刺刀尖几乎要

碰到前面那人的后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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莉莎把脚步稍稍放慢，走到公路的另一边。这时候在她后面，保尔走

上了公路。

他也发现了那两个人，并且认出被押着的人是朱赫来。他的两只脚立

刻像生了根似的，再也挪不动了。

朱赫来越走越近。保尔心头狂跳，时间紧迫，但一时他又拿不定主意。

保尔想起了口袋里的手枪。只要等他们走过去，朝押送兵的后背放一

枪，朱赫来就能得救。

保尔急速地朝后面看去。大路上空荡荡的，没有人影。前面倒是走着

一个穿春季短大衣的女人，看样子不会碍事的。

保尔走到公路边上，到了相隔只有几步远的时候，朱赫来也看见了保

尔。

朱赫来感到很意外，不由愣了一下。这样一来，刺刀尖立刻碰到了他

的后背。

“喂，快走，再磨磨蹭蹭，我就给你两枪托！”押送兵刺耳地吆喝着。

朱赫来加快了脚步，他真想对保尔说几句话，但是忍住了，仅仅挥了

挥手，像打个招呼。

保尔生怕引起黄胡子押送兵的疑心，赶紧背过身去，让朱赫来擦肩而

过，仿佛他对这两个人毫不在意似的。

保尔出其不意，朝黄胡子匪兵扑过去，抓住步枪，拼命地向下压。

“啪”的一声，刺刀撞在石头路面上。

匪兵没想到会有人偷袭，一时间不觉惊呆了，但他立刻使足劲儿，往

回夺枪。保尔把整个身子的重量都压在步枪上，死也不松开手。突然一声

枪响，子弹打在石头上，弹起来，落到路边的壕沟里去了。

朱赫来听到枪响，往旁边一闪，回过头去，见押送兵正狂怒地从保尔

手里夺枪。

朱赫来一个箭步，冲到他们跟前，抡起拳头，猛击押送兵的脑袋。紧

接着，又是重重的两拳，打在这家伙的脸上。他手一松，放开了保尔，自

己像一只装满粮食的口袋，滚进了壕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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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克托离开十字路口，已经走出了百步远。

突然，两个佩特留拉匪兵迎面过来，维克托闪到一边，给他们让路。

一个匪兵身骑秃尾马，另一个扯着骑马人的裤腿，起劲地说着什么。

维克托让他们过去以后，正要继续往前走，突然公路上传来一声枪响。

他站住脚，回头看，只见骑马的匪兵一拉缰绳，朝枪响的地方奔去，另一

个也提着马刀，紧紧跟在后面。

几个被捕的人都集中在公路上。维克托和莉莎也在其中，莉莎是作为

目击者被扣留的。

她看到朱赫来和保尔从她身旁跑过去的时候，吓得站住了。

她认出了袭击押送兵的人正是冬妮亚要介绍她认识的少年。

抓到的人，全都被带到警备司令部。直到晚上，警备司令才下令释放

他们。

维克托陪着莉莎回去。

快到家的时候，莉莎问他：“救走犯人的，你知道是谁吗？”

“我哪里知道呢？”

“有一天晚上，冬妮亚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小伙子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维克托站住了，惊讶地问：

“保尔·柯察金。”

“对，他好像是姓柯察金。您还记得吗？那天他好古怪，转身就走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向警备司令告发呢？”

莉莎愠怒地反问：

“我怎么能干这种卑鄙①勾当？”

“怎么扯得上卑鄙呢？”

“那么依照您的看法，这还是高尚行为？他们干的坏事，您就忘记了？

您难道不知道学校里有多少犹太孤儿吗？您还要我去告发保尔？真是知人

知面不知心。”

① 卑鄙：（语言、行为）恶劣；约书跃卑微鄙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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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回走的路上，维克托心里盘算着：“很好，小姐，您可以认为这是卑

鄙勾当，但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当然，谁放跑了谁，都跟我没关系。可眼下

却有个好机会能够干掉保尔·柯察金，错过了就太可惜了。”

维克托走进了警备司令部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他就带领着四个佩特留拉匪徒朝保尔家走去。

他指着透出灯光的窗户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那儿就是。”然后扭过脸问身

旁的少尉：“我可以走了吗？”

“请便。我们足以对付。谢谢您帮忙。”

维克托急忙大步离开。

保尔被匪军抓了起来，匪兵们不断地对他拳打脚踢，然后，把他押到

警备司令部，他被推进黑洞洞的牢房。保尔在牢房里摸呀摸的，摸到了木

板床似的东西，便坐了下来。一路上，他遭受了毒打和折磨，心情异常沉

重。

保尔是在克利姆卡家和水兵朱赫来分手的，朱赫来留在克利姆卡家里，

以便天黑后混出城去。然后，保尔又去看望了谢廖沙一次。

“幸亏我把手枪藏到乌鸦窝里去了，”保尔暗想。“要是被他们搜到，我

肯定完蛋。唉，他们怎么知道是我呢？”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这一夜，保尔翻来覆去，思前想后：头一次参加斗争，就这么不顺利。

刚迈出一步，就像老鼠似的被捉住，关进了笼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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